
■陈猛猛
纯真的含羞草，长在我心田的山坡
于无人打扰的夜里
静静地守候着久违的绽放
孤独时看着你迷离的影子
在月光照射下显得如此动人
可流年漫漫征，何处是归途
何处能停留这无端思量

或许有人可以倾诉，那即将来临的

是开放抑或凋零，苦与乐、悲和欢的岁月里
柴米油盐的琐碎与传奇无关
记忆一点点累积成时间的琥珀
泛着晶莹可爱剔透的光

夜色中一阵阵梦呓，穿过奕奕芬芳秋季果园
美丽生命正在酝酿着，一种即将到来的繁华
含羞草，含羞草
依然如可爱的小姑娘般含情脉脉
保持着季节更替间心灵的敏感与悸动

含羞草

皓月当空，孝台上的大枣树，在月光下洒下稀
疏的阴影，身着喜服的陈福和海妹子朝着孝台躬身
施礼。礼罢，陈福起身问海妹子：“知道为什么让你
来这儿吗？”

海妹子不解地问：“我怎么会知道你们这里有这
么多的规矩呢？光婚礼就快把我折腾散了，也不让
人家歇歇就把人家拉到这儿来了。”

陈福道：“这可不是规矩，是咱叔特意让你来这
里听我讲俺祖上的故事的！”

海妹子兴奋了：“讲故事？我爱听，快讲吧！”
陈福拉着她来到了枣树前道：“很早的时候，我

们的祖先孝祥公和他的母亲逃荒到了这里，却被大
水困在了这个土堆上。当时这里没有人，只有这棵
枣树，而且已是深秋。娘儿俩几天没吃没喝，眼看
就要饿死了，娘就对孝祥公说：‘娘已经是八十多岁
的人了，没几天的活头了，我这里还藏一块饼，你
把它吃了，长点力气逃个活命去吧！’孝祥公说什么
也不肯吃，更不肯丢下娘自己逃命，那个饼他也让
娘吃了，自己就那么忍着。几天过去了，眼看娘都
饿得没力气说话了，孝祥公心中不忍，就想在这台
上随便找点什么能吃的让娘填填肚子，可是他走出
没多远就昏过去了……”

海妹子一惊：“那可不能睡过去呀，他要是醒不
过来娘谁管哪？”

陈福接道：“是呀！孝祥公不知睡了多久，忽然
觉得有什么东西落在了脸上，一下子把他砸醒了，
他把那东西捡起来一看，高兴坏了。真是天无绝人
之路啊。你猜是什么？”

海妹子急问：“是什么呀？你快说吧！”
陈福的眼前幻化出了一望无际的大水和成为孤

岛的土台，还有在风中飘摇的枣树，树下的草庵
前，瘦弱的汉子捧着手里的两颗半干的枣，原来是
两颗已经快干的枣！孝祥公急忙把枣拿给娘吃了。
从那以后他天天盼着有枣落下，可不刮风就没有枣
落下来，他就爬到树上找……你想想，已经是后秋
了，哪还有几颗枣呀！那天，他好不容易摘到了两
颗，自己却舍不得吃，下来的时候头一晕硬是一头
摔下来了。娘抱着昏迷不醒的孝祥公哭啊哭啊，孝
祥公醒了，可娘的眼也哭瞎了……

“后来呢？”海妹子的心被揪了起来。
“又撑了几天，水终于退了。有人路过这里，

已经饿得爬不下土台的孝祥公娘儿俩终于得救了。”
海妹子长出了一口气：“啊！”
陈福接着道：“后来为了纪念我们陈家的孝子孝

祥公的孝行，这里就由原来的陈村改名孝台陈村。
咱叔中举后，就在台上立了这块碑，并为咱们陈家
定了家规，立了祖训。”

海妹子已经回到了现实，急问道：“那咱的家规
是什么？祖训又是什么？也该让我知道了吧？”

陈福正色道：“家规就是不管哪门娶了媳妇都要
先来孝台祭拜，怀念先人孝行，继承先人大德！祖
训是，凡我陈氏族人，不忠不孝者死后不得入陈氏
祖茔！”

“我明白了。”海妹子说完就默默来到碑前双膝
跪倒，陈福也随着她跪下了。

正室的客厅里，早已点亮了蜡烛，老太太和她
的儿子们聊了过去，也聊了眼下，但更多的是让已
经八年不在家的大儿子谈他这么多年在外的一切。
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老太太和守在她身边的两个儿
子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所以，对他们引以为荣
的陈星聚所说的一切都觉得是那么的新鲜。当听到
陈星聚说到自己在仙游任上审判洋人时，不待他说
完，老太太霍地站起身来：“好！好！我儿能把欺负
咱的洋人捆上大堂，解气呀！后来呢？”老太太急着
知道结果。

陈星聚神色一下子黯淡下来：“后来……唉！”
星珠、星文刚听到兴头，也着急地问道：“后来

怎么样了？大哥没让他坐几年大牢？”
陈星聚叹了口气道：“大哥的官小哇！”见两个

兄弟心有不甘，还要继续追问，就转了话头道：“不
说这个了，还是你们说说这几年家里怎么样吧。我
离得远，家里什么都不知道。”

老太太见问，忙代他们答道：“家里有你两个兄
弟操持，这几年还过得去，你家里的和孙子孙女孝
顺得很，娘活得很好！”见陈星聚点头，就又问道：

“娘就是想知道，你这次回来能在家待多长时间？你
媳妇一直在家也苦哇！”

陈星聚脱口道：“这回回来就不走了娘！”
老太太和弟弟们同是一惊：“啊？”老太太问：

“怎么了？不出去做官了？”

陈星聚话已出口，再难找理由收回，只好据实
相告，只不过说出的话有些期艾：“这……不去了。”

老太太的脸呼地寒了下来：“是削职为民了？”
陈星聚语塞了：“这……也算是吧。”
本已坐下的老太太又站了起来道：“这么说你是

徇私枉法了？再不就是贪污受贿了？”
陈星聚大惊失色叫道：“娘！”
老太太厉声喝道：“你给我跪下！”
就在陈星聚朝着老太太扑通跪倒的同时，在成

了陈福洞房的西厢房里，佑之和几个小伙伴正在床
上闹着，床上崭新的被褥被他们蹬得皱巴巴的，左
躲右避的海妹子好不容易挣脱了几个孩子的纠缠，
看到床上乱成一团，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你
们……你们倒是脱了鞋呀，把新被子弄脏了呀！”

一旁的陈福却是笑呵呵道：“让他们闹吧，这是
咱这儿的规矩，闹得越狠越好，他们都是奶奶派来
闹房的！”

海妹子不解了：“怎么还有这规矩呀！”
“福哥！”随着叫声，来妮推门而进：“福哥，你

快去前院看看，老太太罚大爷的跪呢！”陈福大惊，
“啊”了一声，拔腿就往外跑去。

客厅里，所有的人已经各归原位，张氏和另外
两个弟媳及几个孩子也出现在了客厅。老太太抚着
陈星聚的肩膀道：“儿啊，娘委屈你了，要是因为这
些罢官，娘不怪你！”

陈星聚把娘扶到椅子上坐下说道：“其实也不是
什么罢官，是候缺，娘！”

老太太摇了摇头：“候什么缺？娘不懂，也不想
懂，不就是没有位子了让你在家等着，等着别人腾
出来位子了再叫咱去嘛！叫我说，要是再出去当这
受窝囊气的官，这官咱不当也罢，在家教孩子念念
书，把咱这几十亩地种好比啥都强！”

星文接口道：“是呀大哥，家里比哪儿都好，一
家人团团圆圆多好哇！”

星珠也道：“就是！从大哥离家，这么多年了，
咱家的人就没有齐过，就因为这，咱娘连一次生日

都不让给她过，这不，娘的生日也快到了，既然大
哥回来了，不管还走不走，咱就给娘过个八十大
寿，一来是全家团圆一回，二来也是给家里添点喜
气，不能让外人看咱大哥不做官了，咱就不过日子
了不是？”

一直没有机会说话的张氏听星珠这么说，觉得
有些不大妥当，就近前一步道：“娘，您儿子不做官
了，虽然在咱看没什么大不了，但咋说也不是什么
光彩的事不是？要是让外人知道了，人多嘴杂，不
知道人家会说咱啥呢！”

“哼！我老太婆才不怕别人说什么呢！”老太太
摆手止住了张氏的话接着说道：“人家是为了下辈人
有出息了摆酒庆贺，我老太婆偏偏要为我的儿子被
罢官摆席，再撒出去帖子，把老亲旧眷都叫来，咱
就再热闹一回！”

就在众人一片叫好的同时，风风火火赶来的陈
福推门而进，他不知就里来到老太太跟前问：“奶
奶，孙儿我？”

老太太故意绷起了脸道：“你等着喝酒吃肉！”
哈哈……

再别离
北京的后秋原本就不怎么热，今年却有些邪

乎，秋老虎竟在此时再显示出了余威，把人热得几
乎喘不过气来，就连树上的知了也叫得口干舌燥；
处在围墙高筑的紫禁城内的人们，仿佛被装入了蒸

笼，浑身上下都在经受着炼狱般的煎熬。兵部值房
里，左宗棠一手摇着扇子，一手拿着一份奏折浏
览，不知是热得太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使得他
呼地合上扇子并情不自禁地猛敲了一下案子，一旁
值守的司官们都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

韦金榜忙放下手头的案卷近前小心翼翼问道：
“大帅？”

左宗棠抖着手里的折子说：“看看，这才是老诚谋
国之策呀，沈大人这个折子上得好，拿去好好看看！”

韦金榜接过奏折看了起来。折子是前段时间奉
旨赴台湾处理“牡丹社”事件的沈保桢沈大人上
的，除了奏报他在台处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外，还
根据他在台湾的所见所闻及对台湾所处境地向朝廷
提出了建议。

在韦金榜认真看折子时，左宗棠一边踱着步一
边自言自语道：“日本人觊觎我台湾日久，虽然此次
出兵未达目的，但彼贼心不死，我必做与之交战的
准备，请准台湾设一行省，撤厅设府，增派能员干
吏，治台保台。好！好！沈大人和日本人签那个

《北京专约》虽然让日本人占了便宜，但他对日本人
可是看准了，这步棋也下准了呀！”

韦金榜知道，此次沈大人登岛，鉴于宫内和
一些朝中重臣的意思，及登岛的日本人患了热病
已有意撤兵的现实，就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
按日本人的要求进行了赔偿换取日本撤兵的同
时，还和日本人签订了一份条约，这条约就叫

《北京专约》。此刻，听左宗棠这么说，就在递还
奏折的同时附和道：“这么说沈大人这趟台湾去
得值，总算看清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而且还有
应对之策；不过现在派人去台湾——做那里的官
怕是愿去的人不多呀！”他久居官场，对如今的
官场生态还是有些了解的，因此，他才对沈大人
提出的“增派能员干吏”一说打心底有些忧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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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俊霞
江南水乡是我梦里的诗和远方之一。我

对它的痴念来自戴望舒的《油纸伞》，一把
雨伞、几条小巷、默默行着的姑娘，简单的
故事脉络勾画出一个迷蒙意境。自那时起，
丁香般的惆怅便散落在我的心底，又涌出层
层叠叠的寂寥，渴望着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我也撑着一把油纸伞，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日
子，或散步在仄逼小巷，随其曲折回转，就
像寻觅着一个个埋藏在历史陈迹中的故事。

这天，女儿、女婿陪我到上海附近的江
南水乡——枫径古镇游玩。车窗外，绿树着
青衣盛装而立，摇曳生姿。繁花穿上了鲜艳
艳的衣服，在细风的吹拂下左右顾盼，流连
着动人的妩媚。风驰电掣的汽车把跟踪的风
远远甩在了后边。光和影漫过车窗，在脸
上、手背上流动，我竟有浅浅的慵懒。

踏入景点，枫泾镇简介倚墙而立：古镇
成市于宋，建镇于元，是一个已有一千五百
多年历史的文明古镇，地跨吴越两界。枫泾
镇为典型的江南水乡集镇，周围水网遍布，
区内河道纵横，素有“三步两座桥，一望十
条港”之称，镇区多小圩，形似荷叶；境内
林木荫翳，庐舍鳞次，清流急湍，且遍植荷
花，清雅秀美，故又称“清风泾”“枫溪”，
别号“芙蓉镇”。

信步古镇，果如介绍所言，但见水网遍
布，遇水叠桥。家家临水而居，且房子多为
原汁原味的老建筑，房子与基地间有着某种
美学上的联系，一种诗意的联结。古屋重檐
叠瓦，勾栏亭阁，随处可见上面留有画作。
临河处近水楼台，层层石级通向河道，台阶
上，见一小儿投石子入河，石子瞬间沉底，
水面上泛起波状涟漪，久久才复归平静。这

一幕于我人生中只是途中一景，又如昙花一
现，但看小儿乐不可支的兴奋程度，这也许
会成为他一生难忘的甜蜜回忆。抬头看，偶
见古屋主人倚朱阁而立，似有所悟，又似无
所思。小轩窗旁，未见步摇簪花、正待装饰
的妙龄女郎，却见一株株鲜花含苞待放。小
河里间或有大大小小的江南乌篷船穿行其
中，成就古镇曼妙多姿的水乡风光。

枫径的小巷不长，仄逼而曲折，小巷两
侧市肆林立，大小不一。其中当地名吃居
多，诸如丁蹄，有冷吃“香”、熟吃“糯”
的独特味道；又如熏拉丝，这是种熟食，色
泽金黄、肉质细嫩、口感独特、味道鲜美。
可是，如果我不说，你知道这种味道美不胜
收的“熏拉丝”到底是什么吗？嗨，说出来
也许吓你一跳，就是农村水塘边常见的“蟾
蜍”，俗名“癞蛤蟆”，经过去头扒皮、酱料
腌渍、烟熏火烤之后，就变成了绝世美味，
堂而皇之地走上宴席台面。

看流水，观小桥，古镇风光无限。流连
中吃过五芳斋粽子，品过丁蹄，尝过熏拉
丝，不知不觉间已至中午，突然发现枫径古
镇饭店的名字也与众不同。我们走进一处店
名为“半掩门”的饭店，果然店门如店名，
只开一半掩着，上下两层，还有后堂，装修
得古色古香，老桌子老凳子老椅子，与老街
的氛围相得益彰，整体面积不算大，桌与桌
之间摆放很紧凑，加上客人多略显拥挤。上
二楼，临窗而坐，小桥流水人家，吹着风，
赏着河边的景色，心旷神怡。我痴痴地望向
络绎不绝的行人，脑海中浮现出曾经看过的
一段话：“你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每个
都行色匆匆，遇见了，淡漠地看上一眼，谁
也看不穿别人身后的故事，谁也不知道别人
的心里，是不是住着这么一个人。”

天遂人愿，午饭过后有雨落下，只一小
会儿，行人撑开的雨伞就成了古镇的另一种
风景。我冷静地审视着枫径古镇，扳着指头
计算着一个个从古镇走过的日子。我想，那
应该是一种不断被更新的美丽，一种经岁月
砥砺的沧桑。

枫径古镇，从历史中走来，也注定要走
向历史。我从江南打马而过，又或许我的足
迹也会成为历史……但是此刻，这一切我都
无暇顾及，只是把这江南水乡当成弓，把自
己当成箭射出去，任古巷、古屋、小桥、流
水澎湃着心房。那由于惯性而走出身体的灵
魂，在不经意间走进梦里的坦然，等待着明
日的阳光，透过心灵的窗户，化作诗意的文
字映射在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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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陈思盈
图/本报记者 胡鸿丽 通讯员 王学堂

10月27日上午，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
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走
进郾城高中 （原商桥高中），邀请知名剧作家、
漯河日报社原副刊编辑余飞以 《小商河畔走出
的民族英雄陈星聚》 为题，为广大师生讲述这
片土地上走出的民族英雄陈星聚的故事。

小商河畔是英雄辈出的地方，岳飞抗金在
这里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郾城大捷”，杨再兴
陵园就是当年岳飞手下大将杨再兴的捐躯之
地。小商桥向北约十余里，就是临颍县台陈
镇，是曾经在清晚期担任台北首任知府，并且
在建设台湾、保卫台湾、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上
做出卓越贡献的陈星聚的故乡。

陈星聚其人
余飞长期致力于对陈星聚其人其事的不懈

研究。他说，他在2007年之前仅知道临颍有个
“陈倌”，但对于“陈倌”是谁，为什么叫“陈
倌”，却是一无所知。真正知道“陈倌”，应该
感谢漯河市委台办主任刘铁。大概是在2007年
的春天，刘主任找到余飞，说咱们这里的陈星
聚曾经是台北开府的首任知府，而且在抗击法
国侵略台湾、在台湾被称作“西仔反”的战役
中毁家纾难保卫台北，应该是漯河历史上能称
为民族英雄的第一人；而陈星聚在他的老家临
颍县台陈村就被称为“陈倌”。从此，余飞对陈
星聚及其事迹的研究与创作就一发不可收拾。

清道光二十九年 （公元1849），陈星聚中了
已酋科举人。这年他32岁，有了参加会试的资
格，但必须要等到三年之后。这段时间，他一
方面复习备考，一方面收到了柏宁岗紫云书院
的邀请，请他去做书院的山长，他欣然应允。
然而，就在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信心满满等待
命运向他招手的时候，捻军的残部却如一股飓
风般从皖西刮向了豫东，一时间河南中东部完
全陷入了抵抗“捻子”的备战之中。这就让当
时既做“山长”又做着备考准备的陈星聚坐不
住了，他辞别了书院，回到了家乡，亲自出面
把村里的青壮组织了起来，仿效当时最为时髦
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拉起了一支民兵队伍，并
意外地有了军功。这样一来，没有经过会试的
陈星聚颇为意外的就有了品级，更让他意外的

是在三年后他竟被补了实缺，被派到福建沿海
正儿八经做起了县太爷，而且这一干就是辗转
五个县、八年之久。在清晚期，陈星聚被誉为

“纯儒循吏”。

陈星聚在沿海
同治三年(1864)，朝廷选授陈星聚为县令，

首任为福建顺昌县。当时顺昌匪盗猖獗，兵痞
凶顽，土豪横暴，百姓深受其苦。陈星聚到任
伊始，便召集吏胥乡老宣示法度，实施训规。
民国二十五年重修的 《顺昌县志》 卷 15“职
官·知县”一节，对陈星聚的政声有简略的记
载，曰：“陈星聚，道光己酉举人，河南人，同
治三年任，兴利除弊，政绩颇多。”陈星聚在顺
昌的作为，深为一贯做事雷厉风行的左宗棠所
称赞，并向有司推荐，交军机处记名升用。之
后，陈星聚又分别任过闽县、建安(今建瓯)、仙
游、古田等地知县。陈星聚在沿海做县令时，
为了倡导社会风气的好转，曾亲自作了一首

“八戒十劝歌”，在他所管辖的地面上广泛传唱。

陈星聚在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最

早的记载应在三国时期，之后的历朝历代政府
都对台湾进行管辖、治理和开发。康熙二十二
年(1683)，清政府收复台湾，将其隶属福建省。
第二年设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
随着台湾的开发，光绪元年(1875)，又增设台北
府，辖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和基隆厅。台北府
的开府是在光绪三年(1877)。当年和第二年，清
廷任命向熹、林达泉为知府，但向熹并未到任，
林达泉时试署台北，且没有到任就病死家中，真
正到任台北知府就是光绪五年(1879)初任命的陈
星聚，故史称陈星聚为台北首任知府。

陈星聚生命最后的十三年是在台湾度过
的。在台湾的十三年里，不管是在同知任上还
是在知府任上，陈星聚都是秉承着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的理念，视台湾万千生民为亲人，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把政府对台湾同胞的关怀广为传
播，脚踏实地地为老百姓做实事，一是剿灭匪
患，治理水灾；二是废除了埋葬税；三是建台北
城；四是保卫台北，受到了台北老百姓的真心拥
戴。后来，由于积劳成疾，加之背上毒疽发作，
心情忧郁，陈星聚从此一卧不起。光绪十一年
(1885)夏，陈星聚病势加重而逝，终年69岁。

陈星聚精神
余飞说：“自同治十年跨海登岛，再到建设

台北，直至毁家纾难，保卫台北，在这短短的
十三年里，他的身上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
事，留下了多少能让台北、台湾乃至全国人民
吟哦至今的悲壮，以我目前的笔力，想去全面
地展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但是，我仍然
被他只身犯险说动山胞，从而得到山胞支持而
治理为害多年的大甲溪水患而感动；我仍然被
他智设‘釜底抽薪’之计，一举歼灭大科坎吴
阿来匪帮，还台北人民一个朗朗乾坤而感动；
我仍然为他为他人所不为，毅然废除让台北人
民苦不堪言的“埋葬税”而感动。当然，最令
我肃然起敬的还是他在法国侵略军兵临城下的
危急时刻，不顾自己已年近古稀，拖着病躯毅
然走上城头要与敌人做殊死的搏杀，而其家中
女眷也义无反顾围坐院内井台，做出了‘城
破，即殉国’的与国、与家、与亲人、与台湾
的悲怆诀别之举。”

从认识陈星聚到着手创作以陈星聚为原型的
系列文艺作品，余飞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余飞
说，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之所以历经磨难
而数千年屹立不倒，是因为我们身上秉承着历
代先贤所秉持的家国情怀，是因为我们的血液里
始终流淌着不屈于任何外来侵略的英雄主义精
神，而这样的英雄主义精神恰恰需要我们在今天
重拾，所以，他就想用自己手中的笔，多创作出
这样的作品来，让英雄主义精神发扬光大。

让英雄主义精神发扬光大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走进郾城高中侧记

余飞老师倾情讲解。

同
学
们
认
真
聆
听
。

■苏子展
想一个人，背面是整个世界
我宁愿相信，目之所及都是对的

这样，可以在天黑之前，找到那条路
于是我选择，向上
从足下开始，每走一步都离心更近
直到眼前浮出整张笑脸，幸福触手可及
面对着倒置的世界，喊出爱
一个顽皮的孩子
偷笑着，拉长声调
一直，重复着爱

山那边


